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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兩
天
聽
廣
播
，BBC

採
訪
一
位
研
究
者
，
問
題
是
：
我
們
每
個
人
需
要
幾

個
朋
友
？
被
採
訪
的
特
邀
嘉
賓
是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的
進
化
論
人
類
學
家
羅
賓
鄧
巴

（R
obin

D
unbar

）
，
他
也
是
《
一
個
人
需
要
多
少
朋
友
？
》
（H

ow
M

any
Friends

D
oes

O
n e

Per s on
N

eed

）
的
作
者
。

他
的
回
答
是
大
約
一
百
五
十
名
。
鄧
巴
是
人
類
學
家
，
他
得
出
這
個
結
論
是

因
為
他
認
為
人
腦
的
尺
寸
和
功
能
限
制
了
我
們
能
夠
記
住
多
少
人
、
又
和
多
少
人

有
深
入
的
交
往
，
因
為
友
誼
需
要
通
過
面
對
面
交
流
來
強
化

。
他
說
的
一
百
五
十
名
﹁朋
友
﹂
既
包
括
血
緣
關
係
的
親
屬

，
也
包
括
在
此
之
外
的
相
識
，
但
不
包
括
那
些
點
頭
之
交
、

﹁混
個
臉
熟
﹂
的
人
，
因
為
他
認
為
友
誼
需
要
﹁信
任
和
義

務
﹂
（trust

and
obligation

）
關
係
的
確
立
。
不
過
，
這
一

百
五
十
個
人
和
個
人
的
關
係
並
不
是
平
等
的
。
鄧
巴
認
為
人

的
交
往
圈
分
成
四
層
，
最
裡
層
的
知
心
好
友
一
般
只
有
五
人

，
然
後
是
十
五
，
五
十
，
一
百
五
十
這
樣
人
數
越
來
越
多
、

親
密
程
度
越
來
越
低
的
同
心
圓
。
他
並
且
說
，
這
種
交
往
模

式
不
但
在
人
類
近
親
猴
子
和
猿
的
行
為
上
得
到
驗
證
，
而
且

近
年
來
非
常
流
行
的
社
交
網
絡
比
方
說

Facebook

上
，
一
般
人
的
﹁好
友
﹂
也

在
一
百
至
一
百
五
十
之
間
，
其
中
交
流

最
親
密
的
也
只
有
小
部
分
。

以
上
的
﹁科
學
﹂
言
論
卻
受
到
一

位
作
家
的
挑
戰
。
馬
克
佛
農
（M

ark
V
ernon

）
是
《
友
誼
的
哲
學
》
（T

he
Philosophy

of
Fri e nd sh ip

）
一
書
的
作
者
，
他
反
感
這
樣

的
數
字
界
定
，
認
為
這
是
把
友
誼
純
粹
功
利
化
，
讓
朋
友
變

成
了
﹁消
費
品
﹂
。
他
說
得
很
妙
：
在
超
市
裡
買
蘋
果
，
問

買
幾
個
完
全
合
理
，
可
是
這
麼
算
計
友
誼
的
﹁用
處
﹂
等
於

是
進
行
一
種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
（cost-

benefit
analys is

）

，
是
利
用
朋
友
讓
自
己
的
生
活
效
益
最
大
化
（optim

ized
）

。
他
說
，
友
誼
是
﹁我
和
你
﹂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不
是
﹁我
和
它
﹂
、
人
與
物
件
之
間
的
關
係
，
我
們
都
希
望

自
己
能
對
朋
友
﹁有
用
﹂
（useful

）
，
可
是
一
旦
感
覺
自
己

被
﹁利
用
﹂
（used

）
，
那
友
誼
就
完
全
告
吹
了
。
這
兩
個

專
家
的
意
見
我
覺
得
都
有
道
理
。
生
活
中
再
愛
熱
鬧
、
善
交
友
的
人
還
是
會
有

﹁內
外
﹂
圈
子
的
分
別
，
而
友
誼
一
旦
純
粹
功
利
化
，
必
定
﹁命
不
長
久
﹂
。

而
且
，
友
誼
需
要
寬
容
。
這
不
但
是
說
要
理
解
朋
友
的
短
處
和
難
處
，
還
要

給
予
彼
此
足
夠
的
空
間
。
﹁君
子
之
交
淡
如
水
﹂
這
句
話
講
得
很
對
。
我
常
想
，

纏
綿
悱
惻
、
要
死
要
活
的
愛
情
寫
在
紙
上
固
然
動
人
，
可
是
實
際
操
作
起
來
，
還

是
互
相
理
解
、
互
相
支
持
、
互
相
幫
助
的
友
誼
更
為
可
貴
，
也
更
為
長
久
。

溫家寶總理這幾年已多次 「糾正」
別人的 「用詞」。

最近的一次，是他三下西南旱區考
察時，在貴州興仁縣上壩田村。大學生
村官崔烈菊在介紹了村裡的生產生活和
抗旱救災情況後，對總理說，最大的問

題是缺乏水利設施，有水存不住，希望總理幫助解決。
總理聞聽後笑着說： 「不是 『希望』，你應該換個詞，
是 『要求』！」

這樣的 「咬文嚼字」，令人欣然，更讓人深思。
詞典說：希望，是心裡想着達到某種目的或出現某

種情況；要求，乃提出具體願望和條件，希望得到滿足
或實現。顯而易見，希望者，更多的顯現的是 「祈願」
，而要求者，則偏重於表達 「提出」這一意蘊，打個也
許是並不恰當的比方，前者是仰而上，後者是俯而下或
者至少是平視。 「換詞」之後，人民的主人地位便立刻
凸顯。這樣一 「糾正」，才擺正了領導與群眾、政府與
人民之間的關係。

因為總理深知，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對他來說，群
眾提出的，都是 「要求」而非 「希望」─前年，在四
川震區綿陽一處安置災民的救援帳篷裡，他曾俯身對叮
囑他的百歲老人陳佳珍誠懇地說 「聽您的話，我會努力
工作的。」

事實上，對崔烈菊的要求，總理也迅速作出了反應
。此次貴州災情考察，總理提出的抓緊編制重點水源工
程近期建設規劃、加快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加強田
間節水工程建設和抓好因災受損水利設施修復四項工作
，就是對 「缺乏水利設施，有水存不住」情況的一一落
實。這就是公僕本色。總理這麼多年來夙夜在公、勤勉
為民，正是因為他深知自己的角色。

這當然也是政府的職責。所以，總理還曾幾次 「糾
正」 「感謝」的用詞。四年前，在重慶一處建築工地的
農民工宿舍裡，當工友李開雲說 「非常感謝」時，總理
當即 「糾正」： 「不是你要感謝，是政府應該做的。」

在連續兩年的兩會期間，當有人大代表對政府工作表示感謝時，總理也都
立即 「糾正」： 「政府應當感謝人大代表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的理
解與支持，應該感謝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

原來，頂真地要求村幹部換 「希望」為 「要求」，正是緣於溫總理銘
記着 「應該感謝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

是的，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服務人民，需要領導的唯一理由也是
服務人民，而要服務好人民，就需要 「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的理解與支持
」；自然， 「要求」政府、 「要求」領導，也就順理成章。民有所呼，必
有所應，即此之謂。然而，也並不是所有的領導都知道這個道理──或者
說，雖然知道，卻並不願意承認和踐行。這種人，根深蒂固地存着的是
「牧民」的思想和高高在上的意識，彷彿權力是祖上傳下來的而不是人民

賦予的，動輒 「我們政府」、 「你們群眾」，更甚者總是想 「民可使由之
」，稍有政績，更是希望──要求群眾感恩戴德。於是，或是自我逐利，
或是獨斷以逞，表現在行動上，要麼頤指氣使，要麼敷衍塞責，要麼麻木
不仁。這種人，是將自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由魚水關係變為了油水關係，
自己雖然居水之上，然而終於漂浮於水，一遇怒火，還是要被一燒而盡並
了無蹤影的。對這種領導幹部，人民也應該送上一本 「糾錯本」，讓他們
時常 「糾」一 「糾」頭腦裡的輕民思想以及隨之而來的等級意識。

如果一個政府、一名領導對人民的要求置之不理、置若罔聞，那麼，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法理和道義上的意義。說句大白話，人民供奉、養育你
，不是 「希望」你恩施服務，而該 「要求」你勤勉工作，為民眾的福祉殫
精竭慮、鞠躬盡瘁。一個希望人民要求政府的政府才是大有希望的，一個
希望人民要求領導的領導也才是人民要求的！

前段時間，一張照片在多倫多廣為流傳。先在互聯
網曝光，緊接着又現身報紙，出鏡電視，可謂家喻戶曉
。不要誤會，這不是某女星暴露身材的艷照，圖中只是
一名穿制服的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仰頭呼嚕大睡。原
來是一名公車局職工在地鐵崗房內值勤時夢遇周公，任
由乘客入閘。有人見狀用手機拍下，並上載網絡。

本來，個別人上班時開小差不必大驚小怪。但在不少市民抱怨經濟環
境差劣，公車服務每況愈下的情況下，公車車票依然加價，無疑激怒民眾
。這張照片於是成了突破口，讓人們的不滿情緒一下子發泄出來。這不，
幾天後，網上視頻又揭發，一位公車司機在深夜行車途中，下車入店買咖
啡，讓車上乘客苦候七分鐘，回來後發現被人錄影，一怒之下還把乘客都
趕下車。

多年以來，多倫多市民對公車司機和員工都十分尊重，認為他們絕大
多數勤勤懇懇做好本分工作，熱情為大眾服務。這次風波，恐怕矛頭主要
是針對管理層，因為公車局是公營機構，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正如一些政
府機關和公營單位一樣，管理鬆散，胡亂花錢，有人甚至利用職權違規益
自己友，引起群眾極大不滿。

安省財政廳每年都會公布一份 「陽光名單」（Sunshine List），把省
內去年年薪達十萬加元的高薪公職人員公諸於世，目的是增加透明度。其
範圍除省府，還包括市府、醫院、大專院校和中小學等所有公營機構。日
前公布的二○○九年名單中，共有六萬三千多人年薪超過十萬，佔該範圍
內人數百分之五。省府屬下電力公司總裁年薪過二百萬，安省美術館館長
也有近百萬。而多倫多公車局有五百多名員工年薪達六位數。其中二十一
名像上述照片中出現的售票員那樣的職責，年收入有十二萬五千元，是一
般工廠工人工資的幾倍。

不少民眾質疑，這些高薪的公職人員，是否都應該享受如此優厚待遇
？納稅人的血汗錢是否被濫用？尤其是在債台高築，庫房入不敷出的情況
下，政府更要量才而用，合理報酬，每一塊錢都要用得其所。有人更指責
政府，公布所謂 「陽光名單」只是做門面功夫，因為不管群眾有什麼反應
，政府都敷衍了事，從不認真看待，就如近來備受詬病的處理一些公務員
補償金一事。緣起安省省府通過法例，從今年七月一日開始，省銷售稅和
聯邦貨勞稅合併，統一由聯邦收取，屆時千多名安省有關稅務人員也轉到
聯邦機構工作。工時一分鐘不少，人工更不用說，但省府偏卻要為這些人
發放 「遣散費」，最多每人四萬多元。納稅人又一次作了冤大頭。難怪人
們嘆息，陽光再明亮，仍然處處有陰影。

一
九
七
○
年
代
後
期
，
有
一
間
開
在
九
龍
高
級
住
宅
區
又

一
村
達
之
路
上
，
叫
﹁文
化
‧
生
活
﹂
的
出
版
社
，
出
過
一
批

以
名
人
掛
帥
的
文
學
書
，
記
憶
中
有
《
黃
霑
隨
筆
》
、
胡
金
銓

的
《
老
舍
和
他
的
作
品
》
、
今
聖
嘆
的
《
新
文
學
家
回
想
錄
》

和
董
橋
的
《
雙
城
雜
筆
》
。

寫
《
新
文
學
家
回
想
錄
》
（
香
港
文
化
‧
生
活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七
）
的
今
聖
嘆
，
原
名
程
綏
楚
，
卻
以
字
﹁靖
宇
﹂

名
於
香
港
文
壇
。
他
是
成
長
於
北
平
的
湖
南
衡
陽
人
，
戰
時
畢
業
於
西
南
聯
大
史

學
系
，
為
陳
衡
哲
及
陳
寅
恪
入
室
弟
子
，
並
甚
得
胡
適
器
重
，
曾
任
教
於
天
津
南

開
大
學
，
一
九
五
○
年
移
居
香
港
，
以
教
學
及
寫
作
為
業
。
胡
適
逝
世
後
，
曾
編

《
胡
適
博
士
紀
念
集
刊
》
（
香
港
獨
立
論
壇
社
，
一
九
六
二
）
單
行
本
。

近
十
一
萬
字
的
《
新
文
學
家
回
想
錄
》
，
收
談
人
物
的
雜
文
三
十
餘
篇
，
所

涉
人
物
周
作
人
、
馮
友
蘭
、
趙
元
任
、
劉
文
典
…
…
等
均
為
民
國
學
術
界
名
人
，

難
得
的
是
今
聖
嘆
過
去
曾
與
他
們
交
往
過
，
資
料
翔
實
以
外
，
他
行
文
語
帶
輕
鬆

幽
默
，
讀
之
趣
味
盎
然
，
如
《
趙
元
任
函
授
習
游
泳
》
、
《
吳
雨
僧
痴
情
毛
彥
文

》
、
《
廢
名
打
坐
兼
打
架
》
、
《
詩
人
最
多
﹁未
亡
人
﹂
》
、
《
顧
一
樵
博
學
多

情
》
…
…
等
，
單
看
題
目
已
知
秘
聞
味
甚
濃
，
甚
受
歡
迎
。
此
外
，
《
記
北
京
大

學
第
一
位
女
教
授
陳
衡
哲
》
和
記
胡
適
的
《
不
廢
江
河
萬
古
流
》
，
更
因
體
驗
較

深
，
下
筆
兼
及
師
生
情
誼
，
推
為
本
書
首
選
，
不
可
不
讀
。

故鄉有一大片碧綠的蠶
豆田。茂盛的蠶豆葉子連成
一片，爭先恐後地觸摸着陽
光，把泥土遮擋得嚴嚴實實
。在種植蠶豆的田埂四周，
勤勞的農人見縫插針，讓豌

豆和蠶豆一起爭搶大地的營養。豌豆花開得正艷
，有純白色的，也有粉色的，有的乾脆呈現出絢
麗的紫紅，給大片碧綠的蠶豆周圍鑲嵌上了美麗
多彩的花邊。定睛一看，那一朵朵脈脈含情的豌
豆花，猶如一隻隻美麗的蝴蝶翩躚着雙翅佇立在
兩個墨綠色的葉子上。有的已經完全舒展開了翅
膀，把美張揚地釋放；有的似乎正從蛹蛻變成蝶
，半夢半醒間正一點點打開嬌柔的翅膀。白色的
豌豆花如同用圓潤光潔的漢白玉雕刻而成，晶瑩
剔透得能看到體內的每一根毛細血管。定睛看一
會兒，就花了眼，似乎是蝴蝶正在翩翩起舞。

春風乍起，蠶豆立刻就精神抖擻起來，它們
在風兒的鼓舞下狂吼和沸騰。葉片也乖乖跟隨風

的方向，服服帖帖的與蠶豆稈保持一致。在豆稈
上爬得密密麻麻的蠶豆花，以黑白相間的方式，
就那樣素雅地呈現在了我的面前。湊近細細一看
，蠶豆花的形狀與豌豆花類似，花朵都由一大兩
小的三個花瓣組成，從某個角度看似乎是一隻隻
展翅欲飛的蝴蝶。蠶豆花內部的兩個嬌小花瓣以
相擁的姿態站立，而外部的那個碩大的花瓣則猶
如老鷹抓小雞遊戲裡排頭的那隻雞媽媽，張開雙
臂守護着自己的兒女。內部兩個嬌小花瓣接近花
蕊的地方，是純粹的黑色，而外圍則由白色包裹
，如小雞那一雙雙澄澈的眼睛，滴溜溜地亂轉。
大的那個花瓣背面接近花萼的地方，是淡淡的紫
，紫色似乎不甘於躲躲藏藏，但也不敢大張旗鼓
地整片渲染，而是以紋路的形式，試探性地延伸
着裝點花瓣。

與蠶豆花直視，那種簡單素雅的美，直逼我
的心坎，讓我不由自主地震顫。我凝望着它們，
它們似乎也凝望着我，頓時，蠶豆花與我內心之
間的靈犀在我的周身瀰漫。那一刻，我的內心充

滿了無限的柔美和寧靜。一陣素潔的暗香浸潤我
的肺腑，我俯身把鼻翼湊近蠶豆花仔細嗅嗅，先
前的暗香卻跑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綠葉甘
爽宜人的清香。正當我琢磨着先前的暗香從何而
來時，又一股暗香微妙而又真切地飄渺着直鑽我
的心扉。我終於明白，原來，蠶豆花的暗香，是
要用心靈去慢慢觸摸和品味的。如果只是走馬觀
花，那就會與其失之交臂。

蠶豆花不招搖，不顯擺。雖然與百花爭春，
但卻不與百花比艷，而是躲在綠葉的背後，默默
地開放。開得安安靜靜、平平淡淡。

「蠶豆幹嘛要種在油菜旁邊呢？你看，油菜
花一開，那麼惹眼，人們一眼就能看見。而蠶豆
很矮，花又躲藏在葉子後面。而且，豆田周圍還
要種上豌豆，豌豆花又是那麼妖嬈。蠶豆花雖然
美麗，但卻很容易被人忽視。」我問母親。

母親笑着說： 「蠶豆花的美，最終還不是被
你看到了。」

我願以蠶豆花的稟賦，浸潤自己的靈魂。

秉志（一八八六至一九六五
年），滿族，我國現代生物學的
主要奠基人、動物學家、教育家
。一九○二年他考入河南大學堂
，學習英文、經學、數學、歷史
、地理等，同時仍努力攻讀古文

。一九○九年他考取第一屆官費留學生，赴美國留
學，獲得博士學位，是最早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中
國學者之一。

早年對科學研究的貢獻
一九二○年秉志回國後，從事生物科學的教學

、科研和組織領導工作。一九二一年他在南京高等
師範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生物系，並根據國內生物教
學的實際，編寫了教材。在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
一九二二年他在南京創辦了我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
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一九二七年創辦
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這期間，他往返於寧、京、
滬等地，一肩雙挑教學與科研兩副擔子。他為我國
生物學界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為有重要
貢獻的科學家。同時，他在脊椎動物形態學、神經
生理學、動物區系分類學、古生物學等不同領域中
進行了大量開拓性的研究，發表近四十篇學術論文
，其中相當一部分在學術上有重要創見，在國內外
有重要影響。

主持 「科學獎金」 的評選
一九三六年九月，為紀念天津《大公報》續辦

十周年，總經理胡政之和總編輯張季鸞共同商定，
以報社的名義頒發 「科學獎金」，徵集科學論文，
以鼓勵在科學領域的有為之士，尤其是青年科學工
作者，推動科學事業的不斷發展。報社特撥出二千
元作為獎勵之用。這項 「科學獎金」的評選工作，
邀請秉志全權負責。一九三六年底，秉志主持的
「科學獎金」審查委員會成立，其委員有秉志、嚴

濟慈、楊鍾健、曾昭掄、胡先驌、劉咸、孫鎕、胡
煥鏞等。經過近五個月的工作，分為八個學科（數
學、物理、地質、化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
與考古學、氣象學），對收到的科學論文進行了認
真的評選。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津滬版《大公報》公布
了 「科學獎金」的評選結果：數學類為王熙強，其
論文題目為《尤拉氏多式根之分布》；化學類為劉
福遠，其論文題目為《中國明礬石化學工業之研究
》；動物學類為倪達書和苗久棚，倪之論文題目為
《角鞭毛蟲屬骨板之形態及腹區骨板之討論》，苗
之論文題目為《南京及其附近數種森林昆蟲之研究
》；植物學類為梁其瑾，其論文題目為《鹽酸之反

應對於小米種籽發芽率之影響及其水分吸收作用原
生質之物理與生理性質及呼吸作用之醇素等之關係
》；氣象學類為魏元恆，其論文題目為《中國北部
及中部高空氣流與天氣》。數學類本應獎給華羅庚
，其論文題目為《華林文題之研究》，因其本年度
已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甲種補助金，就不再給
華獎金，而改為榮譽入選。原定的物理學、地質學
、人類考古學三科，因論文水平不夠而空缺。這次
獲得 「科學獎金」的都是三十歲以下青年科學工作
者，分屬國內各大學或科研機構。

《大公報》 「科學獎金」的評選，原擬每年評
選一次，後因抗戰而中斷。雖然 「科學獎金」只評
選一次，但在社會上和科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媒體上宣揚科學精神
昔日的中國，科學技術落後，被人歧視。秉志

認為，一方面要身體力行，踐行科學救國的抱負，
另一方面要為發展科學技術大聲疾呼。一九三七年
六月二十日，他為上海《大公報》撰寫了一篇題為
《科學與國內之青年》的 「星期論文」，闡述了他
「科學救國」之道。他寫道： 「國人今日自救之術

，唯有發展科學。關於立國之所需，倘能利用科學
，獨立自辦，而不仰仗於人。國家前途，即減少無
限之危險，而吾於此所最屬望以解決此嚴重之問題
者，則為國內之青年。數年以來，青年有志之士，
目睹國難之急迫，忠義奮發，思得一當以效於國家
，其朝氣鼎盛。入世未深，中年人之暮氣、圓滑、
取巧、自私等惡習，尚未受其染化。設全國之青年
能發憤自責，努力於科學之各門，為救國雪恥之計
，其總動力之偉大，誠有不可思議者。故吾國今日
之圖存，不能捨科學而旁騖。而國內之青年，乃擔
任此重責之人，願其人人自覺自悟，毅然肩此重責
而勿辭也。」他是在號召青年擔此科學大任，走
「科學救國」之路。八月九日，他又在上海《大公

報》撰寫了題為《科學精神與國家命運》的 「星期
論文」。

堅持科研不動搖
抗戰時期，秉志因夫人患病，困居上海八年。

由於當時他在我國學術界頗有名望，敵偽千方百計
尋找他，企圖拉他出來工作。他改名翟際潛，蓄鬚
「隱居」，堅決不為日偽政府工作。為避敵偽的耳

目，他從中國科學社躲到震旦大學，最後躲到友人
經營的中藥廠裡，仍孜孜不倦地堅持做學問，完成
論著多種。抗戰勝利後，秉志在南京中央大學和上
海復旦大學任教，同時在上海中國科學社做研究工
作。

一九四八年他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民黨

政府在去台灣名單中，也有秉志的名字，並為其準
備好了機票，他嚴詞拒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秉志以特別邀請人
士的身份，在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
一次全體會議，參與了新中國的籌建工作。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立後，他繼任復旦大學教授至一九五二
年。籌建中國科學院時，周恩來總理考慮到秉志在
科學界的聲望，曾多次找他談話，希望他出任副院
長。秉志再三謙讓，周總理終於接受了他的誠意。
中國科學院成立後，他先後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動
物研究所研究員，一九五五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
部委員。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秉志開始對鯉魚進行系
統深入的研究。鯉魚是我國淡水普通魚類之一，有
很大的經濟價值，與人民生活和漁業生產有密切關
係。同時鯉魚作為一種模式的硬骨魚，是科研和教
學的重要材料，在魚類生物學的基礎研究和脊椎動
物發生和進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義。然而過去在
國內外均無較全面研究的著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中期，秉志制訂了長期的研究計劃，要對鯉魚的形
態學、胚胎學、生理生化、實驗生物學等一一進行
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僅完成了形態學的研究，
出版了《鯉魚解剖》專著，完成了《鯉魚組織》專
著的手稿。

秉志是我國老一輩科學家的優秀代表，他把自
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祖國的科學事業，他的業績
將永遠留存在我國科技發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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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與史筆 徐城北

􀎠陽光􀎡下的陰影
姚 船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日 星期日

工作中的秉志 （資料圖片）


